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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黄胎屯

一一口口井井，，九九条条命命

黄黄胎胎屯屯一一户户人人家家正正在在修修建建水水窖窖

在广西平果县新安镇黄胎屯，水是一
切生活绕不过的开始。

80多岁的村民说，家里没水窖的男
人，没脸娶媳妇。很多农户修房时没有空
地修水窖，宁愿少修一间卧室，将水窖建
在屋内。

今年6月，9个男人因它而死。
这个延绵在大石山区不到200户人家

的村庄，在漫长历史中保持着对水源的追
求：脚下是“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喀斯特地
貌，农田被撕成碎片，石块比作物高。地面
上鲜见河流，暴雨顺着石面流走。只有树和
草从石缝里长出来。

村民凌泽环、凌泽敏两兄弟本将迎来
“新生活”。6月12日清早，弟弟凌泽敏来到
自家起的新房。他挪开家门前地下水窖
覆盖的石板。水泥经过一个月的晾晒
已经成型，铺进水管即可完工。

房子要盖好了，从广东打工归来
的凌泽敏心情很好。两兄弟穷，之前住
瓦房，猪圈和居所隔着一层木板。凌泽
敏结婚7年的妻子受不了，抛下5岁的孩子
离了婚。哥哥凌泽环的女朋友看到老房子
也很快跟他分手。去年，政府发了2万多元
的危房补贴，他们又借了几万元。两兄弟打
趣，终于能结婚生娃。

水窖既是修建新居的头等大事，也是
最后一步，这在黄胎屯已然约定俗成。但这
次，曾在过去十多年带来无数喜悦的水窖
即将吞噬9条人命。

仅仅十五分钟进去五个人

6月12日清晨8点，凌泽敏要进入新修
的水窖。他没有在意，累月的大雨渗入水
窖，积水浸泡了窖里残余的木头架，泛出血
红，木架上长满了黏手的灰白色真菌。两分
钟后，他摔进积水，没了动静。

和他一起来开窖的叔叔凌福谦大喊了
几声侄子的名字，引来了周遭的妇女，叔叔
没犹豫就下井了。

在黄胎，乡亲间互相帮忙建房是惯例。
大多数人家没钱长时间雇佣施工队，亲邻
帮忙不要钱，管饭就行。

在井下，瘦弱的凌福谦提了口气，把侄
子挽起来。可不消半分钟，他也倒了下去。
老爷子至死保持一样的姿势，人们事后花
了大力气，才把凌泽敏的胳膊从他的手臂
里掰出来。

骇人的场景吓坏了井口围观的妇女，
她们开始声嘶力竭地喊“救命”。

隔壁正在修自家房子的凌福东两口子
最先听到呼救赶来。妇女们跪在地上，拉着
身体健壮的凌福东痛哭，他被当作营救的
希望。

如果不是回家建房，凌福东平时都跟
着建筑队跑南宁、百色，十天半月才回一趟
家。黄胎地处石漠化山区，平摊到每个村民
的可耕种土地只有几分，大部分壮年男子
出去打工。

妻子对凌福东的身体有信心，她只嘱
托了句“注意点”。她想不到，丈夫下去后躬
下腰，试图把凌泽敏翻个身，就一头栽进水
里了。

这一切发生的同时，邻村坡南的牛贩
许宝宁正骑着摩托车，哼着小曲奔驰在黄
胎的土路上。他看好黄胎屯的一头牛很久
了，今天生意谈成。他听到身后的呼救声，
立马掉头返回，随手把车停在路边。

黄胎的村民推测，许宝宁想的是，救完
人就立刻回家，所以车都没锁。可他成了倒
在水窖里的第4人。

坡南和黄胎一样极度缺水，许宝宁是
村里出了名的热心肠。几年前，有人深夜醉
酒，掉进了坡南村里的蓄水池，许宝宁是第
一个跳下去救人的。可惜人被捞上来，脸被
水泡得肿得不行，早就没气儿了。

女儿许英燕今年高考，女儿曾经问老
爸，为什么不像其他村民一样出去打工，许
宝宁回答，“怕你有什么事需要我。”

如今，大学考上了，可父亲没有了。许
英燕总是梦到父亲，他骑着摩托车，带她去
上学，她闭着眼倚靠在父亲的后背上，“什
么都不用担心”。

“6·12”事件的9名遇难者大多是家里
的顶梁柱。第5名遇难者凌福斌家里年迈的

父母需要照顾，五十多岁的他终结了在广
东整整十年的打工生涯，回家种玉米，酿
玉米酒，每斤酒卖2元，赚1元，每月收入
1000元。

6月12日那天，凌福斌喂完猪，在自家
屋里慢悠悠地刷饲料桶。听到呼救声，他丢
开桶，撒开脚步就往山下跑。太阳已然高
起，水窖内的4人摞在一起，一动不动。他朝
下看了一眼，毫不犹豫入窖，然后昏倒。此
时距凌泽敏开窖，仅仅过去15分钟。

开始以为是井下漏电

作为第6位下窖施救者，也是首位幸存
者，凌泽耀这几个月被反复问起，为什么甘
愿冒着危险救人。

满身肌肉的黝黑汉子满脸涨红，“都是
自家兄弟！哪顾得上害怕，就想着拉一个是
一个。”他意识到井下有古怪，可看到刚刚
晕倒的凌福斌倚在井壁上，双手还在抽动。

“两三米的距离，就是一条人命”，他顺着木
梯下了窖。

窖内有些闷，伴着淡淡的酸臭味，此外
并无不妥，凌泽耀安心了。他触到了凌福
斌，试着拖起叔叔，却发现后者已无知觉，
如同石块样沉。他想再使把劲儿，原本顺畅
的呼吸一下子完全停滞，“就好像喉咙被掐
死了”。他感到头晕，大脑一片空白。凌泽耀
咬死嘴唇，拿出全身的劲儿往上爬，还是在
距离窖口不到一米的地方晕了过去。

事后他知道，窖口的人抓住了他的衣
领，硬生生把他拽了上来。两分钟后他才苏
醒，醒来映入眼帘的是惊恐的脸庞。有人哆
嗦着告诉他，“老凌，你现在脸色乌黑，黑得
吓人。”不成功的营救加剧了现场的恐慌氛
围，哭声开始响遍全村。现场仅有的几个男
人认定井下漏电，关闭电闸即可施救。

可正在男人们去关电闸的间隙，村里
另一位年轻后生梁院学，又钻进了边长不
到60厘米的正方形狭窄窖口，成了第6位遇
难者。

在黄胎屯，梁院学不具有太多存在感。
他父母早年双亡，沉默寡言，生气的方式是
不理会人。他不参与村里的酒局牌局，唯一
的嗜好是在家开着音响唱歌。村里唱戏或
者组织篮球赛，精通电工的他会默默把场
地的线路接好。

40多年前，村里第一次集体修建抗旱
用的蓄水池，滚落的巨石砸死了正在池内
平整土地的3个人，梁院学父亲的第一任妻
子正是遇难者之一。梁家时隔多年轮回般
的遭遇，又一次剖开村民对于干旱血淋淋
的回忆。

直至20年前，黄胎村民的用水仍旧挣
扎在维持最基本生活所需的限度。村里的
老妇人记得，全村人都去山另一边的水源
挑水。彼时没修路，山路难行，来回一趟要
一小时，每天三趟才能灌满家里储水用的
大缸，够一家人一天所需。

为了节水，当时的黄胎屯村民往往四
五口人共用一盆洗脚水，洗完拿去喂猪。用
毛巾往身上浇点水就算冲凉，一盆水供父
子俩洗澡是常事。

90年代，水窖逐渐取代远方的水井，干
渴开始缓解。如今的黄胎屯，水窖是一户人
家生活还过得去的标志。盖房子，不盖一口
水窖，就相当于没盖房。一些条件稍好的人
家把水窖修在楼顶，或是加上水泵，接上水
龙头、淋浴和马桶，用起来颇像自来水。

十多年前，黄胎屯也曾雇佣钻井队凿
井，挖到68米深仍不见水。用水窖贮藏雨水
是无可奈何的办法，长期贮藏的雨水上漂
浮着一层油污，拿矿泉水瓶装满，沉淀半
天，瓶底会浮现一层泥沙般的灰白杂质。

很多从外地娶来媳妇的人家，婚后都
要经历一段争吵。嫁过来的女人大多觉得
被骗了。她们事先听闻平果是广西唯一的

“全国百强县”，却想不到，距离县城不过20
公里的村庄，连生活用水都保证不了。

稀缺的水

实际上，距离黄胎屯不到3公里的隔壁
村庄，清澈的山泉源源不断。8年前，黄胎屯
的村民把水管通过去，接上了“自来水”。

可好日子过了不到3年，两个村爆发矛
盾。黄胎的村民只能去更远的村庄继续求
人。在稀缺的水源面前，村子间的矛盾越来
越大。新达成协议的村庄第一年向黄胎征
收1000元水费，第二年涨到2000元，接下来
是5000、12000……此外，还另收占地费、基
建费。谈判宣告失败，屯里的年轻人咬牙切
齿地回忆，某年春节前，黄胎停了水。水管
被人为敲断，丢进山沟深处的水坑。

村民不止一次找到镇上，希望政府从
中协调。可镇里总让他们“自谋水源”。

镇政府同样满腹苦水。新安镇政府的
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镇下18个村，“只
有6个条件较好，其余都缺水。”镇政府也清
楚，从临近有水源的村屯引水是最简洁而
有效的办法。可“镇里一次又一次给他们拉
水管，很快就被打断了”。

如今，黄胎屯“自来水”系统的源头是
一条山涧。最令村民不满的是，水量全依仗
天气，今年春节后的整整半年，黄胎屯没从
这条山涧中吃到一滴水。

村里的老者感叹，6月12日发生的惨剧
“完全是造孽”，“整整8年，如果水源的问题
能够解决，这事儿根本不会发生”。

九名村民全部死亡

开窖20分钟后，黄忠宝来到了现场。他
原本只是去村中心的杂货铺取快递，听闻
呼救声便匆忙跑来。人们告诉他，引发事故
的电闸已经关上，可以安心下井施救。

黄忠宝很快没了声息，地面上的人们
至此才意识到，窖内并非简单漏电。继续贸
然施救，只会引起更多伤亡。

人们开始阻拦随后赶来的黄忠宁下
窖。他是黄忠宝的堂弟，头天晚上，刚和许
久未见的发小凌泽敏等人聚会，吃串喝酒，
玩到凌晨4点。短短4个小时，哥哥和挚友都
生死未卜，他有些失控。

黄忠宁是熟人眼中出了名的“老好
人”。朋友家有任何事情，电话随叫随到。平
日吃饭，这个矮小的男人总能把其他人挤

到一旁抢着付钱。平时住在县城，黄忠宁做
最普通的装修工作，一个月不怎么休息，能
收入4000元钱。

村里的男人死命摁住黄忠宁，他声嘶
力竭地喊，“他们都在下面，让我过去！”人
们劝了半天，黄忠宁趁人不注意，拿衣服抹
了把脸上的汗，一个箭步钻进了狭窄的窖
口，成了第 8 名遇难者。

等到凌福东的弟弟凌福高赶到现场，
人们已经找来绳子，要为下窖的他捆上，以
作保险。焦急的凌福高手一挥，说握着就
行。30秒后，握着绳子的手松开，一声闷响，
凌福高重重摔到了窖底。

绳子最终发挥作用，是在凌泽环身上。
8点50分，从县城赶回老家的他看到自家水
窖的窖底，当场就懵了。他在水窖里也闻到
了淡淡的酸臭味，不到30秒，他就窒息，晕
了过去，被人用绳子拉了上来。

凌泽环10分钟后才苏醒。根据他的描
述，人们方才意识到井下可能有毒气。村民
凿出了直径1米的通风口，用风机对着水窖
吹气。9点10分，一只鸡被投入窖内，安然无
恙，4位村民随即下井施救。

9位昏迷的村民被抬了上来。守候多时
的村中老者立马扑上去，给每个人针灸，掐
人中，血从他们的嘴里流出，此外再无反
应。9个人的脸清一色乌黑，嘴唇发紫，早先
入窖的几人身体已然变色。

从县城驶出的救护车大约10点到达黄
胎屯。最后一批受害者被送至医院，已经将
近正午。晚间6时50分，平果县人民医院宣
布，9名在窖内昏迷的村民抢救无效，全部
死亡。

事故调查组次日公布的结果显示，储
水池底部残留13cm高的混浊积水，和池内
木头等杂物，在高温环境下封闭了32天，高
温厌氧条件产生了沼气，引发了中毒。

喝不到的水

凌泽环的手机里有几十张照片，从破
旧的砖瓦房，到工人们热火朝天夯地基、抹
水泥，再到新居装上气派的酒红色防盗铁
门，一年里，他记录下了新房修建的每一个
重要瞬间。

这些照片一度令他喜悦。他和弟弟凌
泽敏合计，新房盖好了，赶紧结伴去广东打
工，把建房借的钱还上，就摆脱了半辈子的
苦日子。现在，这套新居大门紧闭，门梁结
了蛛网，防盗门上落满了灰。凌泽环说，不
知道自己还敢不敢回去住。唯一能确定的
是，要找一个黄道吉日，把吞噬了九条性命
的水窖，“永远地填上。”

这场惨剧里，除了年逾六十的凌福谦，
其余8人全部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14个孩
子失去了父亲。

黄忠宝和黄忠宁两兄弟也在老家置
办新房。事发时，房子只拿红砖搭出了大
体的框架。黄忠宁死后，除了葬礼，母亲凌
美香再也没敢回黄胎屯。路过出事的水
窖，她的眼泪憋不住。她不想再建那栋新
房，也没钱建。

没了儿子养老，凌美香和老伴只能去
市场卖菜。一把菜赚6角，一天赚20多元。她
交不起市场的摊位费，工商也知道这个老
人刚刚没了儿子，光嘴上念叨，不忍心真撵
她。父亲去世后，许英燕在外打工的哥哥从
广东赶回，治丧全程几乎没掉眼泪。7月中
旬，他回广东的厂里辞了职，在平果县城谋
了一份差事。许英燕问为什么，一直没哭的
哥哥只一秒就崩溃，眼泪流了一脸，“我真
的很怕你们再出事，照顾都来不及啊！”

8月底，水利局试着开井，水涌了出来，
围观的村民们鼓着掌欢呼。人们迎着凿井
的人去吃饭，刚喝一碗粥的功夫，井就一滴
水也不出了。

一个月后，在政府的协调下，黄胎终于
和更远的村庄达成了供水协议。施工队穿
山越岭，在坚硬的石面上修出水渠，砌出储
水的池子。传言说，因为路途远，工程量大，
想喝新鲜水，“最快也要到明年春节”。

事发3个月后的一天下午，黄胎屯一位
80多岁的老人坐在村口，眼睛直直地盯着
山谷外，自顾自地嘟囔，“我们的祖宗是不
是有病，明明没有水，为什么要把村子落在
这里？”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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